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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烟火气
□ 杨群灿

下班后走路回家，猛然发现路边一片片蓝色的小眼睛，星星点点，在阳光下闪烁
着。是婆婆纳的花，小小的四片花瓣上纹路清晰，配上白色的花蕊，精致可爱。春天真
的来了！

虽然早已立春，但春寒料峭的，万物也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再加上每日的匆匆忙忙
竟忽略了春天。婆婆纳的小花一下子唤醒了我被冬天封冻了许久的神经，整个人活泛
起来，我的目光开始在田野里、在树梢上、在路边的花花草草上停留。

沉睡了一冬的大地，在春风的吹拂下苏醒了过来，使劲儿伸展着身体，好让积蓄了一
冬的能量尽情释放。原本灰蒙蒙的原野渐渐的有了颜色，仿佛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在用心
描绘着一幅图画，铅笔画出的灰色底稿上，先是淡淡的绿在柳枝上舞动，然后描绘出黄的
迎春、连翘，白的杏花，粉的桃花，地面上零星点缀着紫色的地丁、黄色的蒲公英……

这色彩一天比一天浓烈，热热闹闹的，让人应接不暇，心也跟着忙碌起来。忙着什
么呢？忙着欣赏各种花儿，忙着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留意着身边的一草一木，生怕一眨
眼就会错过它们最精彩的成长过程。

植物们为这一场盛会，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有序忙碌着，面对满目的春色，我
们又怎能无动于衷呢？

小区一楼带花园的房子里或多或少都会种上一些花，尤其是最南边的一排，连着几
家像商量好似的统一围上栅栏，种了蔷薇。到了开花时节，各色的花儿，一朵朵，一簇
簇，层层叠叠铺满了整个栅栏，形成一道花墙，如诗如画，甚是壮观。每到春天，常会绕
道而来，看着花墙，心也被这斑斓的色彩填满，连连感叹着，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主人
见了，笑着说：“每天都有人过来看花。美好的事物有谁不喜欢呢？”

拥有一个小花园儿，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有那么一段距离。失落
之余，也想尽量缩短这距离。于是在这个春天买来三株蔷薇，种在楼下的栏杆边，也就
种下了一份小小的牵挂，每天下班回家，总要在楼下停留片刻，看看它们。先是一个个
紫红色的小点儿，两天时间便伸出绿色的小叶子，像新生儿的成长一天一个样，拉近着
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人心生欢喜。

春一天天地深了，有些花儿悄然落幕，有些花儿紧跟着登场。转换间，绿色渐渐成
为主角。看不见的时光，在春天里，在花开花谢间竟如此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如万马奔
腾般呼啸而过，让人怎能不感叹时光的流逝。

那就在春天里让我们尽情看花吧，在各种花前停留、注视，无需语言，只有我们的心
声在花香中回荡，这样时光会过得慢一些吧！

春来只为花事忙
□ 赵静玉

一进门，女儿洗手后，就马上拿出鸡蛋。她右手将鸡蛋在
厨柜边轻轻一磕，再双手拿住鸡蛋，大拇指往两边微微一掰，蛋

清蛋黄瞬间就跌落在碗里了。
我呢，正忙着将槐花泡在清水里，加勺盐，静置十分钟。我转

身和面时，女儿已经拿着筷子在搅鸡蛋了：左手扶着案板上的碗，右
手拿着筷子，一圈圈儿慢慢搅动。动作生涩得很，她却乐在其中。

一门之隔，儿子端坐在餐桌旁写作业。
“哥哥，我要煎鸡蛋了啊。”女儿大声跟哥哥汇报进度。
我催促她：“别影响哥哥。咱俩赶紧做，让哥哥在七点前吃到饺子。”

“好，我要给哥哥包槐花饺子吃。”
在我的指导下，女儿在炒锅里倒入油，油微热时，倒入鸡蛋液。

看着鸡蛋遇到热油，周围一圈儿凝固了，女儿握着铲子，搅动几下，接
着尝试着给鸡蛋翻面……炒好后，女儿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把煎鸡
蛋捣碎了。

我紧赶慢赶，和好面，放在一旁醒着。将槐花捞出，沥水，淘洗三
四遍，下热水锅焯了一下。女儿挤到我身边，深吸一口气：“啊！槐花
儿好香啊！”她往锅里一瞅：“咦？槐花怎么变绿了？”可不是吗！小槐
花穿着的白色蓬蓬裙，在热水里转一圈，全都变成湿哒哒的修身绿裙
子了！我将焯过的槐花捞出来，用凉水一过，再团起，拿蒸布紧紧包住，
使劲儿挤出多余的水分，拌上女儿刚炒好的金黄色鸡蛋，加入清油，开
始搅拌。搅拌均匀后，再加入盐、调料，调好味，槐花馅儿就盘好了。

“我要擀皮儿！”女儿在我身边不住地嚷嚷。
我将面团搓成细条，再切成一个个可爱的小面剂。女儿很熟练地

用掌心一按，面剂成圆圆的了。她右手拿着小擀面杖，左手捏着小面
剂，擀几下，将面剂转一下，慢慢儿就擀成了一个个面皮。面皮们，有
的圆，有的扁，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厚，有的薄，有的清清爽爽，有的黏
黏糊糊……我看着她往左手掌心放上一个面皮，拿起小勺，一点点往
面皮里填馅儿，边填边炫耀：“这个给哥哥吃，是我做的哦！”那瘦瘦的扁
扁的、几乎面皮挨着面皮、里面没什么馅儿的饺子，嗯，给她哥哥吃吧，我
不争。我一边偷乐着，一边鼓励她：“包得挺好，哥哥一定会夸你！”

七点了，我们才包了十二个，我赶紧都下到锅里。不一会儿，饺
子煮熟了，我还在忙着包，连忙叫女儿：“小厨师来盛饺子啦！”女儿欢
呼着跑过来，拿出盘子，握住勺子，小心翼翼地从锅里捞饺子。我低
头包着饺子，听到她小声絮叨：“呀！这个破了，我吃吧，给哥哥吃好
的。”说着，她转身取了自己的小盘子，把破了的饺子舀进去。

女儿端着饺子出去了。不一会儿，厨房外面传来兄妹俩对话的声音：
“哥哥，你知道这饺子是谁包的吗？”
“妈妈。”
“不对，是我包的呀。槐花是我让妈妈给你买的，鸡蛋是我炒的，

饺子是我包的。”
“哇！你手这么巧？”
“嗯，我想包槐花饺子给哥哥吃。槐花是春天啊！”
瞬间，我懂女儿的意思了——春天太短了！这个春天，儿子住

校，没跟上看最先开的那一拨儿春花。隔一周回来，花儿被雨水打
过，都落了。好不容易牡丹开了，还没来得及好好赏玩，在家呆了一
晚上，就又返校了。上星期，儿子感叹今年还没吃槐花饺子哩……大
概是这小丫头把哥哥的话记到心里了吧！怪不到那天看见了路边卖
槐花的就走不动了，非让我买。

“哥哥，你给我写的信呢？”
上周儿子返校时，女儿把自己最爱吃的麦丽素给哥哥了，说哥哥想她

了就吃一粒麦丽素。儿子承诺她，想她了，就给她写一封小小的信……
这小丫头，给哥哥的，不只是春天啊！想要的，也不只是想念啊……

包个春天给哥哥
□ 百瑞平

生活随笔
乡情悠长

时令走笔

作家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在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进程中，伊滨区就是一个超大型工地，哪里有林立的塔吊、往

来出没的机械、车辆，哪里就会有一个或几个路边饭摊。伊滨新城逐渐繁华的背后，这
些整日整月整年与柴米油盐打交道、泛着人间烟火气的小饭摊里，藏着这个城市里最
简单的幸福、最能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气。

热气腾腾的饭菜码放在三轮车上，或摆放在一个简易案子上，旁边是汤锅、蒸锅、
炒锅以及备用食材。中午11点半过后，工人们陆续来到饭摊前用餐，他们顾不得换下
满是灰土、油渍麻花的工装，有的脸上带着汗渍，有的身上、脚上沾着水泥块，有的胳
膊、手上带着划痕，拥到饭摊前挑选自己爱吃的饭菜。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期工地门口有两家，跟大多数地摊一样，做的也是大众饭，卤
面、凉皮、米皮、炒米、炒面、炒饼丝，10块钱一份，管饱，还送一瓶汉斯饮料，开水、绿豆
汤免费供应。如果吃卤肉卤菜炒菜，费用另计，但要比饭店里便宜得多。这类饭菜说
不上味道有多好，但胜在量大且实惠。这些工人以戴黄色安全帽的普通工人居多，也
有戴红帽、蓝帽的技术人员、监理，间或有戴白帽的管理人员。干体力活，食量大，他们
基本来自农村，有节俭的传统，能填饱肚子就行，没那么多讲究，而且就近吃饭可以多
歇一会儿，养足精神好干活。

东边那个摊儿是一家三口在经营，每天供应中午、晚上两顿饭，一大早就采购食
材、加工，11点拉到现场，赚点辛苦钱。来这家吃饭的少的时候100多人，多的时候超过
200人，塑料筐上架块木板就是餐桌，来得晚了就蹲在地上吃。饭场很热闹，有的神聊

风月八卦、家长里短，有的高谈阔论俄乌战争、巴
以冲突，困乏和压力在胡吹瞎侃中得以释放。听口
音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南腔北调、各种方言杂糅在一
起，也是一道风景。

见到一个工友接连吃了 3大碗卤面，引得工友们哄
笑，地摊主人很厚道：“吃吧吃吧，不够了再来！”彼此之间
混熟了，大家的相处就像朋友一样，很有人情味儿。一位膀
大腰圆的工友左手攥个猪拱嘴，右手握瓶汉斯，一口肉一口饮
料，吧唧吧唧，酣畅淋漓，工友笑道：“人嘴啃猪嘴，真过瘾！”出力
人很容易满足，幸福感很高。

吃罢饭，一些工人躺倒在绿地上歇息，在疲累之余享受片刻的宁
静和安慰。身旁的紫荆、樱花开得正盛，石楠红得醉人，他们安静地望着
蓝天，看鸟雀掠过，那眼神里是思念，是期望。一位手腕缠了绷带的工友掏
出一包烟丝，拿纸卷瓷实，用指甲往牙齿上刮了一圈，粘好，打火点燃，深吸
一口，轻轻一吐，一串烟圈儿盘旋着袅袅升空。那一刻，他是神仙。

12点半，男主人提前离开，留下妻子和女儿收拾摊子，他要采买食材、准备晚饭，说
烙油馍最费功夫。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致敬伊滨区的建设者们，也致敬那些为工程建设默默
付出的人们！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在眼前铺开，一直往南山脚下蔓延。层层叠叠，横无际涯。
阳光下的油菜花阵，金灿灿，明晃晃，开得那叫一个如火如荼、不依不饶。让人和田

野上最盛大的花海，撞一个满怀。打开车窗，风吹过来，是铺天盖地汹涌的花香。那香
气如潮水般哗地涌来，将你包围，将你深深地淹没。车行其中，像泛舟在金色的海面。

我们沿着乡村旅游公路向南山进发。一个个白墙黛瓦的村庄，浮在花海之中。走
近了，桃竹掩映的小院，坐在门口摘菜的农妇，叽叽喳喳的一圈鸡鸭，荷锄晚归的老农，
放学归来追逐打闹的孩童……一切是那么自然、淳朴和安静。

桃花夹道，像团团红雾。每拐一个弯，便有不同的风景。金黄之中，镶嵌着麦苗的
碧绿，色块相错如绣。山岗脚下，是高高低低的梯田。油菜茎叶的绿和菜花的黄依次错
落呈现，蜿蜒延伸。每一层色彩都是一道精巧的涟漪，每一片梯田都如一片碎金闪烁的
波纹。

花田里，红色的气球飘荡着。秋千架飘在花田边，孩子们的笑声随着秋千荡起来。
姑娘们的长裙随风而动。游客们穿着春装，斟酌着光影，享受着一场轰轰烈烈醉人肺腑
的金色之约。

这里是坡上人世代生活的家园。曾经一条条乱麻绳似的土路，串起一个个叫这沟
那沟的村庄。人们扛铁锹，挑荆筐，推着架子车，在这里开荒拓田，挥汗如雨。如今，这
是农民放飞致富希望的田野。除了通过种植油菜新品种实现增收的种植户以外，赏花

游客，也使村民转身成为“旅游从业人员”，卖饭的，摆摊的，开民宿的，都绽放着油菜花
一般灿烂的笑颜。

我们站在田里白色的高架之上眺望，南山如屏，菜花如海，麦田如玉，沟壑与村庄，
织成一幅浑然一体的绝美画卷。风轻轻地吹来，带着风香、草香与泥土特有的气息。似
乎能听到无数的回响，乍听细细些微，细听轰轰烈烈。是花香的喧闹？是蜜蜂的歌唱？
是万物的拔草声？亦是春天正携着生机与活力正迤逦而来？

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手拿小锄，挎着竹篮子从山岗后转过来。篮子里绿莹莹的。
朋友问她，你挖的是什么野菜呀？她热情地回应着我们的一连串问话。告诉我们，前面
这个村子叫上徐马，四周都是山，山岗上有不少构树，半天就能摘一篮子构蒲穗。“这是
给村里的民宿送的，来住民宿的人都喜欢吃野菜。”她笑着说，在以前住在这里，连媳妇
都不好找。现在路通了，景好了，竟成城里人稀罕的地方了。

“你家开民宿了吗？”
“还没有。我儿媳妇正在民宿里学习呢，先看看别人怎么做，我们也开。”
朋友说，等你家开了民宿，我们去住啊。
她笑着说，好啊，明年就可以开了。你们来，我给你们做最新鲜的野菜吃。
她挎着篮子，沿着开满花的柏油路往前走，转过一个弯，走进了那个四面环青山、四

面满着油菜花的村庄，只留下金色的海面，蝶飞鸟唱，风生水起……

金色之约
□ 陈爱松

心香一瓣

马老伯，今年七十有五。这几天逢人就撩起他的衣裳
让人家看，嘴里还说着：“我小娃子买哩，看着咋样？”“好
看！显得年轻了。”听到这话，马老伯就哈哈大笑。

之前，马老伯可不是这样的。若外人问起他有几个孩
子，马老伯会说一儿一女。如果旁边有知根知底的人，就
会知道他说了瞎话。因为他有俩儿子。但，那个小儿子不
提也罢，有了和没有一样，马老伯每每想起，都摇头叹息。

凡事出，都有因。马老伯不想提小儿子，是因为他太
不孝。不孝是因为他在家里是老小，从小又对他太过娇
惯，哥哥姐姐都去地里干活，只有他在家里吃吃喝喝。再
加上马老伯两口子都不会教育孩子，哪怕小儿子再气人，
也不会说一个字的不是。总想着大了，就好了。哪料到，
小娃子如今都成俩孩子的爹了，也没见好。

五年前，马老伯的老伴病重，从住院到去世，都是大儿
子和闺女去伺候的，小儿子连个照面都没打。出钱？那更
是想都别想，一个子儿都不会出。老伴去世当天，就数小
儿子哭的声儿大，马老伯一看，心就软了，想：“才三十多，
再过几年，兴许会懂事。哭，证明心里有他妈。”这样自我
安慰了一番后，心里生小儿子的气，也消了一大半。

再次让马老伯窝火，是因为大半年都不回去看
他一次的小儿子，为一点儿小事，和他吵了起

来。吵到激烈处，还推了他一把，马老
伯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小娃子却

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打那后，外人再问起马

老伯有几个孩子，马老伯

统统回答一儿一女，都很孝顺。
是什么让小儿子突然改变的呢？说马老伯“伟大”的

父爱也对，说小儿子幡然醒悟也没错。
去年冬天，马老伯病了，他自感时日不多，就把仨孩子

分别叫到跟前，出来后，仨孩子的眼睛都红红的，口袋鼓鼓
的。只有马老伯和他的小儿子知道，大儿子和闺女各给了
一万，唯独给了小儿子三万。这五万是他的全部积蓄。事
后，知情的老伙计忍不住数落他：“老马啊！老马！你叫我
咋说你哩？真是糊涂啊！小儿子咋对你和他妈的？你忘
了？”没想到，马老伯听后，喃喃地说：“小儿子不正干，我怕
他以后手头紧，日子不好过。再气人，也是我儿子……这
事可不敢对老大和闺女说……”

那天，马老伯的小儿子帮一个伙计家办理丧事，听着
人高马大的伙计大哭着说：“我以后再也没爸了，叫爸没人
答应了，再也没人对我好了……”瞬间，小儿子竟红了眼
眶。想着爹妈从小对他的偏向，想着自个儿的德性，仿佛
醉酒的人被泼了一盆冷水，猛然清醒了。

办完事，小儿子就买了一堆东西去看他老爹。老爹愣
愣的，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缓了会儿，咬了一口小儿子递
过来的香蕉，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心里清楚，七十多
了，还是第一回吃小儿子买的东西。

说来也奇怪，自从小娃子去看过他后，马老伯的病竟
然很快痊愈了，而且精神越来越好。

上个月，小儿子把马老伯接到了他家，还好吃好穿的
伺候着。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你说，马老伯能
不高兴吗？

马老伯的高兴事
□ 宁妍妍

开卷有益

我姑姑叫妮子，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变
得有些憨傻，村里人叫她憨子妮儿。

姑姑没上过一天学，自然不认识个字。她也不下地干活，主要负
责带孩子、喂牲口，带过我和姐姐。我母亲说，你姑姑带孩子，不抱也
不背，她总是腰里夹着孩子，那边孩子折腾着哭，这边给老母猪喂食。
一天下来，不是磕着就是碰着，老不放心。母亲的话，总能激发我的想
象——姑姑一只胳膊夹着我、我在她腰间做匍匐前进状的情景。而我
印象最深的是姑姑从来不梳头，毛毛糙糙，有时还顶着些草棍儿。

姑姑结婚我依稀记得，坐着大骡子拉的胶车，那胶车轱辘是实木
做的，颠簸得很，走一阵子，就要把人颠下去。我父亲跟我说过，我也
问过四叔，确定了结婚前的一个场景。爷爷抽过几袋烟，把我姑父叫
到一边，严肃地说道：“不是你家成分不好，你也不会要俺，今天人你
领走，嫌弃她憨，日子过不成，你还给我领回来，我不怪你，但你千万
不能打她！”

姑父年轻时是个帅小伙，有个头，长得周正，黝黑的面皮。在下
徐马石窝子长起来的孩子，黑也正常。姑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吭
气儿，坐下来半天，你不说，人家也不说，根本不嫌尴尬，更不会没话
找话说。爷爷追问姑父了半天，他没有言语，爷爷接着说道：“现在后
悔还来得及！”姑父又沉默了一阵子，说道：“不后悔，放心！”还给我爷
爷深深地鞠了一躬。

姑父家弟兄好几个，主要靠采石为生，男人们到石窝子干活，都
是结实地出力活——抡大锤的，家里有不成文的规定：男人都吃白
馍，女人都吃黑馍。姑姑新媳妇刚进门，不懂规矩，伸手去拿白馍，结
果被婆婆一筷子给敲了回来，姑姑生气了，跑进新房蒙着被子哭。姑
父走进去，掀开被子，说道：“不哭了！我不吃，留给你吃。”说着，从怀
里掏出白馍递过来。我姑姑接过来，掉着眼泪大口大口地啃。

后来，我才知道，我姑父上过高中，当时算是文化人。他做石头
活做得好，锻个牛槽、柜子石、石碑都不在话下，做出来的东西都细腻
得很。最拿手是刻碑文，能刻楷书，也能刻草书。你写成啥样，姑父
就能刻成啥样，甚至还有艺术加工，就连作为书法家的父亲都说：“你
姑父有艺术细胞！”

姑父用一辈子践行着他的承诺，从来没有打过我姑姑。有时姑
姑做错了事，婆婆就会说：“打你媳妇呗！打呗！”我姑父就说：“她是
憨子，打她弄啥哩！”就这一点，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们，对我姑
父都非常敬重。

姑姑生了两个姑娘，一个小伙子，都成家立户，有房有车，生活水
平都不错。之前，我去看姑姑，把穿不着的衣服大包、小包地拿去。后
来，姑父说：“不拿吧！孩子们都不好好穿！”姑姑今年67岁了，孙子、孙
女、外甥、外甥女一大群，有考上大学的，有上班的，都非常聪明能干。

姑姑确实老了，头发又白又黄又绒又稀，风还总是把它吹乱。黑
腻腻的脸下垂着，能看到的就一颗黑牙，倔强地在嘴里杵着，说话嘴
漏风，有时还流口水，真的好邋遢。只要看到我，过来就拉住手，问这
问那，不掺一点假地亲热。

可是，不管姑父到哪里，总是开三轮车载着姑姑，一块儿下地，一
块儿赶集，形影不离，我想这就是爱情吧！

一句“放心”践行了一辈子，这已经不仅仅是爱情啦！

姑姑的爱情
□ 陈俊峰

至爱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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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四月
一个多么令人期待的月令
麦子扬花，油菜结籽
金盏菊擎起金黄的火炬
烟柳
繁花
清明
谷雨

你好，洛阳
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
娇媚牡丹美了一个季节
唐风古韵火了一座城市
姚黄
魏紫
汉服
花裳

你我携手而来
徜徉小街古巷
楼披花灯，树着彩装
喧闹闻烟火
暖风扑酒香
十字街彤彤灯盏
丽景门楼阁画堂
夜游龙门，梦回千年
风起洛邑，恍若隋唐

四月美艳如画
牡丹玉笑珠香，冠绝群芳
洛阳风雅如诗
古都琳琅街市，不负卿望
你好，四月
你好，洛阳


